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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知识特性和存续状态两个维度对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进行二维划分，建立从存量型传统文化元素向增量型创意文化成果生成的知识转化循环路径模型。目的在于疏通运用新兴科技来开发和利用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路径和管理机制。通过从传统存量文化元素中提炼和挖掘隐性经验和价值观念，植入并结合新兴科技、传媒技术手段，借鉴典范创意文化产品的成功经验来向文化市场逐步推出和测试阶段性创意成果，通过新生创意文化成果的积累来不断丰富、保护和传承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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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vide Tibet's regional ethn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to 4 types by two dimensions of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state of knowledge, to build knowledge transferring circulation path model which can promote the stock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to generate incremental creative cultural achieve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ear the paths and mechanis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regional ethn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By refining and mining implicit experience and values from the stock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mplanting and combining with emerging and media technology, then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lassic creative cultural products, we can gradually introduce and test the phased creative result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these newborn creative cultural achievements, we can constantly enrich,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raditional regional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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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素有世界屋脊、人间净土之誉的青藏高原，其地域呈现出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象、悠久神秘的民族历史文化、为世人推崇而虔诚笃信的宗教理念、世代流传民间的传统手工技艺……，因有着如此之多独具魅力且另人向往的动人之处而驰名中外。随着西藏自治区旅游业不断发展，世人对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形成一定的认知和了解。然而，由于西藏地域偏远、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局限致使其并不适宜于全年面向游客开放[1]；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域原生态文化现状的保护，自治区接纳外来游客的容载能力十分有限[2]；西藏地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长期被视为旅游产业的附属[3]。这些主客观因素造成西藏地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内敛性和封闭性。

一边是西藏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资源，另一边是西藏地域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滞后。当这一反差处于由新兴科技手段以及多元、复杂的社会文化传媒情境之中，问题更加突出。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层出不穷的媒体渠道、交互平台和传播方式带来了全社会领域的文化大碰撞，各种文化观念交织、交融、互惠、共存。对此，西藏自治区确立优先发展特色地域民族文化产业的战略方针[4]，在巨大的社会文化熔炉中保护和传承这份独特的历史积淀。需要明确的战略问题是：应当向谁（潜在目标文化产品消费者），以怎样的技术（独具创意的文化表现方式），传递着何种独特的文化价值（顾客在怎样的情境下消费文化产品，并由此感受到触动其情感和情绪的各种深刻体验）。

目前，西藏个别本土企业正在尝试探索电脑数字技术和动漫艺术表现手法如何与西藏传统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进行创意性融合，开发充分反映西藏地域特色、鲜活、灵动，被广泛大众喜闻乐见的动漫创意性文化产品。这成为促进西藏文化产业开放式发展、寻求外生性经济增长、推动自治区经济结构转型、带动当地就业的关键行动策略。

然而，如何运用新兴技术来创新性呈现地域民族文化，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已有研究较多关注运用创意文化作品直译特定地域民族文化中外在表象性元素（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建筑绘画、文学作品、音乐歌舞、宗教哲学等）[5-7]。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民族文化原貌，但另人遗憾地是这些创新活动并没有生成可观的经济价值，很多创意作品入不敷出
。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地域民族文化元素在其表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隐性寓意、象征，反映当地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心理状态、生活方式、情感抒发……，这形成一系列文化产品内在体验性价值。难点在于这些体验价值并没有得到其他地域观众广泛的情感认同和共鸣，许多文化产品停留于表面性呈现故事内容，作品创作人员并不能深刻领会并呈现作品背后文化元素所反映的文化精髓；第二、具备深厚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虽然能够对既定民族文化作品形成深度认知，但这种个体的、专业性理论认知如何深入浅出地被人民大众所理解和认知（例如：地域宗教文化），难度很大。

可见，西藏拥有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但这些资源当前的性质和存在状态并没有为我们生成创意性文化产品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帮助。既有的民族文化元素如何转变为具备市场经济价值的文化创意，这成为许多理论工作者着力探讨的理论课题。从知识管理视角上看，大量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表现为存量性、显性知识资源，并长期存续于西藏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聚焦于——地域民族文化元素如何与新兴技术有机结合，生成具有市场经济价值的创意性文化产品——这一问题，探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资源与技术融合、转变为创意的生成机制。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从知识管理视角划分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特性和存续状态；其次，阐释现有商业模式对传统存量文化资源开发的局限性，指出将创意性元素植入并与传统地域民族文化资源有机结合；第三，基于本文理论框架，提出西藏创意文化产品的生成路径及机制；最后，面向西藏自治区政府和文化企业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知识资源特性和存续状态

地域民族文化元素是构成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的基本要素，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形式、地位、使用方式和存在状态深刻影响着当地文化产品的创新、积累、传承、传播，从而直接决定着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从外在表象上看，地域民族文化元素门类繁多、形式多样；同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元素呈现出动态演变和流转的特征。
大量的地域民族文化元素往往是以知识的形态显性呈现，例如既定成型的文化艺术作品，这类知识资源可以清晰地进行表述、转换和移动。相反，文化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那些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创作技能、技巧、和诀窍，或者是创作人员及其团队的洞察力、直觉、感悟、价值观、心智模式、默契和组织文化等，这类知识资源为个体所掌握，难以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是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其隐性特征突出。
另一方面，西藏人民在本土地域上养成独特的生活方式，衍生出特定的习俗、传统，这些都成为自治区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诞生出一系列文化艺术产品（文学、音乐、舞蹈、影视等）。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文化元素构成西藏地域民族文化产业既定的存量知识资源空间。同时，文化产业也是创意产业，为满足人民大众日益不断提升的精神文明需要，文化产品的创作开发需要融入各种创新元素。这些元素及其集成的阶段性文化成果，构成促进西藏地域文化产业输出创意文化产品的增量知识资源空间。
在此，对西藏地域主要民族文化元素从知识资源特性（显性\隐性）和存续状态（存量\增量）两个维度进行划分（见图1）。




图1.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知识特性与存续状态
（一）显性存量文化元素——已有传统文化形式和成果

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大量资源形态呈现为显性存量知识。例如：西藏自治区在影视、歌舞、文学创作方面流传着大量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征的作品，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着唐卡、藏毯、藏刀、藏靴等体现民族手工技艺的传统制品，还有着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藏药、民俗、古迹、建筑、宗教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显性存量文化元素成为西藏地域标志性特征，为广泛大众所熟悉和认同。近年，已有研究成果强调通过新兴技术手段对传统地域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传承、保护、再现、升级[8-9]。然而，这一过程中面临最大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是：传统地域民族文化元素与新兴技术手段（比如：数字成像技术、动漫特效技术、网络传媒等）应当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有机结合，生成具有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创意型文化产品？这些创意文化成果商业模式应当怎样创新[10]？事实上，研究的本质在于如何通过新兴技术转换这些显性存量文化资源的存在场景、形态和开发方式。
（二）隐性存量知识元素——传统文化背后的经验和技艺

传统地域民族文化极具魅力的因素之一，在于其产品背后所呈现的创作人员独特的工艺手法和长年积累、世代相传的制作经验。由此形成的文化产品往往呈现出西藏地域人民群众原生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和精神信念。这些非直观的、难以通过语言加以精确表述的隐性知识构成西藏地域民族文化的精髓。然而，对西藏地域民族文化精髓的呈现受到文化产品形式、载体、传媒渠道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传统手工技艺往往是个人经验，依靠师徒传授得以传播和继承，限制了工艺美术制品的产能和品质。这导致西藏传统文化手工艺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依赖于个体劳动力素质和效率。因此，对于西藏传统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代表西藏精神本质的、富有原生地域特色的这类文化元素，关键和难点在于：如何保护它的原生地域特色，并有效地发展和传承下去。
（三）隐性增量创意元素——新兴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时代的进步让西藏在跨越式、变革式的发展轨道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为活跃的推动因素就是新兴科学技术。运用新兴数字成像、仿真特效技术可以再现西藏过往的历史典故、古迹遗址；运用移动终端设备可以让藏族人民群众同全世界中华儿女同步感受和体验西藏当地民俗节庆、歌舞演绎； 运用数字化加工和设计技术可不断提升西藏传统手工艺制品的品质，丰富其题材内容、拓展其产品形式。新兴技术让西藏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展现出全新的风貌。新技术植入也同时带来全新的问题：新技术如何更好地呈现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原生态特色？适宜于西藏本土文化企业运用的新兴技术如何获取，是自主开发还是合作开发，是采购技术服务还是将整体生产过程全面外包？
（四）显性增量文化成果——创意文化产品市场空间定位

运用新兴技术并结合西藏特有的文化元素，催生出富有代表性的全新文化产品。例如：中日制作团队所开发的动漫电影作品《藏獒多吉》，具备了典型西藏地域特色。必须注意的是：运用新技术开发和利用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所形成的创意文化产品，遵从特定产品类别的商业交易和价值规则。新技术虽然转换或创新了西藏文化题材的形式，但由此会派生出对知识产权交易和保护、文化产品发行和推广、营销和传播等各种价值活动的创新需求，各种价值活动最终需要整合在一起，以清晰并极富吸引力的市场定位来打动目标观众。可见，西藏创意型文化产品要在开放性的文化市场中谋得自身的地位，必须面向特定的目标受众确立自身产品的独特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能够持续支撑文化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
三、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知识资源形态转换

从知识特性与知识存续状态两个维度对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进行基本类别的划分，目的在于探讨运用不同形态和表现方式的地域民族文化元素形成创意型文化产品时，存在怎样的转化生成机制、过程路径以及可能存在的阻碍。
（一）既有商业模式对存量型文化元素价值挖掘的局限性

由图1所呈现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地域民族文化元素（不仅局限于西藏）往往表现为显性存量的传统文化成果，其背后蕴含着大量隐性存量的经验和观念。存量型知识资源所形成的文化产品可最为直观的体现出地域民族特色，但这类产品恰恰依赖于一系列互补性和情境性资源来支撑其价值实现。比如，西藏歌舞表演一定要让表演者（最好是藏族歌手和舞蹈表演者）身穿藏袍（互补性资源以营造地域情境）以西藏自然或人文景观（地域情境性资源）为舞台背景，面向前来西藏旅游的消费者（目标顾客）表演西藏经典曲目和舞蹈（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这样才能不仅展现出表演者的艺术功底，同时能够呈现出文化作品本身所向外传递的观念、情怀、意境。在互补资源和情境资源的烘托下，游客所体验到的感受会更加真实并铭记于心。由于核心资源存在地域排他性和稀缺性、加工制作工艺和流程的地域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资源配置方法或工艺技术经验为个体默会性，传统民族手工艺制品往往成为西藏自治区重要的贸易输出。消费者会在旅游过程中强化自身游玩的体验感受购买当地传统民族手工艺制品，其消费观念也坚信产品的品质是真实可靠的。事实上，西藏自治区在较长一段时期中将本地文化产业作为旅游产业的附属，无论怎样引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其基本经济逻辑是：游客到西藏旅游购买文化产品。当受限于西藏旅游容载能力时，游客所能在西藏购买的文化产品毕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游客购买的地域民族文化产品往往作为纪念品收藏或赠送亲友，这类文化产品往往是基于初始原料经简单初级加工制成，在产品实用功能性价值、品质和附加价值上仍与同类功能性产品存在较大差距。

依赖旅游带动西藏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本质原因在于：既有存量型西藏文化产品得以实现经济价值的商业模式，其持续稳定运转的关键前提是独特的西藏地域民族文化消费情境。当脱离开这一背景，文化产品的地域民族特色会大打折扣，其价值独特性也不再显著。此时，产品的功能利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注重商品性价比的顾客倾向于低价格高品质的利益主张。在脱离地域民族情境后，西藏文化产品在价格和品质两方面的比较优势都是羸弱的（价格上存在高昂的物流和营销成本，初级加工的工艺制品差异性不明显，其附加价值不高）。
（二）增量创意元素植入与传统文化元素资源形态转化

强化并突出发展西藏自治区特色地域民族文化产业，不再是单一考虑藏区居民和赴西藏观光游客的文化需求，必须面向内地、乃至世界文化市场来打造独特的西藏文化品牌，采取开放式发展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面向潜在的内地消费者，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西藏特色文化产品的具体定位是什么？潜在的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如何生成对内地消费者极具吸引力且有竞争力的创意性文化产品？创作开发这种创意文化产品的主体应当具备怎样的创新和管理能力？

运用新兴科技手段来保护和开发传统地域民族文化资源，形成特色鲜明的创意文化产品，这成为西藏发展特色地域民族文化产业的极具探索价值的研究和实践课题。新兴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极大程度地转变传统文化资源的存在形式和状态。例如：将历史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拍摄成影视作品。电脑数字成像、仿真和特效技术的运用可以极具真实性地再现历史场景，让文字形式的文化成果转化成为直观的、集成影像、音效、特技等创意方式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电视、电影、网络等各种新兴传媒渠道进行推广。可运用数字动漫技术开发面向青少年的具有科普、娱乐价值的动画短片、游戏和教育软件。实际上，大量科技工作者正着力实现运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来实现对西藏传统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编码、程序开发和元素特征的数字化呈现。

这就涉及到文化企业对存量知识资源向增量知识产出进行转化的问题。基于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我们提出——通过不断植入创意元素（技术、观念、形式等）来有效促进存量型西藏地域民族文化资源向增量创意资源和成果进行转化——这一西藏特色地域民族创意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由于各类文化企业构成西藏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中创意生成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将对企业在促进知识资源存续状态转化过程中所应当具备的能力和需要实现的管理机制，给出具体对策建议。
四、知识资源转化循环路径和具体管理机制落实
基于图1——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知识特性与存续状态——的二维结构划分，我们梳理出四类地域民族文化知识型资源，在此基础上，图2呈现出4类知识型资源递进转化、促进创意生成的循环路径及具体机制落实。

[image: image1]
图2.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知识资源转化循环路径与创意文化产品生成机制
（一）从显性存量文化元素中提炼挖掘隐性经验和观念

成长和长期生活于西藏地域的人民群众是大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的取材源泉，这种地域民族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独特的情境化的文化元素。在长期农牧生产劳作中，藏族人民积累出大量应对自然条件变化、保障生产效率、调节身心情绪的经验和方法，背后映射出自治区藏族同胞对待生活物质、自然气候、人际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价值观、精神信念、道德伦理。对于生产生活方式，可以直观地运用拍摄手段来记录和传播，并配以旁白来解读隐性的文化理念。西藏大量文学和影视作品也对隐性的地域民族文化内涵进行细致的描绘和诠释。
但传统文化产品的表现方式更多强调再现西藏地域民族文化的现状和原貌，进一步的提炼和挖掘在于应对新的技术和传媒情境。也就是说，文化工作者要在现有素材基础上，运用新的表现手段来呈现传统文化元素、并在新的媒体渠道以全新的方式传递给特定的观众群体时，必须深入思考在向观众传递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如何强化观众从这种文化消费中所获得体验的独特性和持续性。即：以创新手段呈现地域民族文化，首先要清晰所生成创意文化产品的客户价值主张是什么。一个有效的思路是：充分地从传统文化作品中抽象提炼和挖掘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特征的西藏文化标识，提升观众对文化产品背景情境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二）学习植入创意元素、探讨与传统存量文化资源的结合方式

要根据创意产品定位的独特性来考虑学习和导入何种创意元素，但必须谨慎决策。这一创意激发阶段在很多层面表现出不确定性和阻碍。
首先，防止热情膨胀，过度投入。应当根据创意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生产能力来酌情考虑是购置全新技术设备，还是将创意制作部分外包给专业技术团队。我国部分省市积极推进动漫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投入巨大，但因产品无法开拓出充足的市场空间，往往半途而废，最终造成园区先期投入闲置和浪费。
其次，组建跨职能、跨知识背景的创意团队。开发创意文化产品并在全新传媒渠道推广，需要大量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例如：《藏獒多吉》动漫制作专业人员多达600多人，涉及到多达30多个专业门类。整体开发和创意协同工作难度极大，需要具备丰富开发经验的专家进行负责。
第三，对创意技术、以及利用创意技术开发传统文化元素的全新方式、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主体应当是谁，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和素质。采用创意制作外包的方式容易导致对最终创意文化成果专利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既得经济收益的主导话语权被剥离，不利于西藏自治区本土文化企业的长期成长和发展。因此，必须考虑培养能够长期扎根西藏本土的从事于创意技术和文化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内地求学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藏族学生恰恰成为一股潜在创意力量。他们接受并将先进的创意技术学习并引入西藏，同时他们有着返回藏区就业和创业的极大热情。
（三）借鉴成功典范、测试隐性阶段性创意方案

自治区文化工作者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应着力追踪一批在国内和国际文化市场上取得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典范作品，尤其是探讨和分析那些能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快速取得经济回报的新兴创意文化产品的成功原因，聚焦关注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同时，我们并不主张自治区在创作开发创意文化产品时，尤其是立项过程中倾向篇幅巨大的产品（投资巨大、制作周期长、取得经济回报的难度也会倍增）。建议鼓励本土创意制作团队精心打造小篇幅作品（例如：几分钟的动漫短片或微电影），通过一些主流传播渠道迅速进入观众视野，一方面打造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不断测试现有作品市场定位和技术表现方式的观众认可程度和市场吸引力。这一过程也有助于捕捉潜在投资方的注意力。所获取的市场反馈有助于创意团队改善作品内容，调整传播策略和完善营销方案。这一创意孵化激励策略可帮助自治区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扶持资源范围内，激发和资助更多的中小团队短期内形成更多形式多样的具备鲜明地域民族风格的创意作品。
（四）明确增量创意成果对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自治区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和引导通晓西藏文化的专家学者融入文化企业创意团队当中，让专家学者对创意作品是否充分表现西藏文化实质性内涵来提供意见和指导，建立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与创意文化制作两个团体之间的良性稳固的交流和分享机制；双方之间因背景差异而导致沟通不畅，则需要加强项目负责人的综合协调能力。

另一方面，已开发的创意文化成果会逐步成为代表西藏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知识资源的一部分。例如：通过实景取材拍摄的西藏自然风景、民俗活动等文化作品。对这类新生成的增量创新成果，自治区政府可考虑建立公共文化资源数据库，便于后续制作团队参照取材来开发更多的文化成果。
五、结论、不足与展望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从知识特性和存续状态两个维度对西藏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进行二维划分，建立从存量型传统文化元素向增量型创意文化成果生成的知识转化循环路径模型。目的在于疏通运用新兴科技来开发和利用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路径和管理机制。通过从传统存量文化元素中提供和挖掘隐性经验和价值观念，植入并结合新兴科技、传媒技术手段，借鉴典范创意文化产品的成功经验来向文化市场逐步推出和测试阶段性创意成果，通过新生创意文化成果的积累来不断丰富、保护和传承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面向自治区政府及文化企业提出相关策略建议和注意事项。
（二）不足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初步尝试从知识管理视角审视传统地域民族文化资源，所建立理论模型仅是理论探讨和分析的阶段性观点，尚未找到有借鉴意义和代表性的文化作品案例（需要深度追踪其创意生成、作品制作开发及发行的全过程）来印证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一步研究可采用扎根方法，结合质性研究策略，选择典型案例纵向剖析并由此建立相关理论，这将是进一步探讨创意文化产品生成机制的可行的研究方向；在企业构建和人力资源开发角度上看，可深入探讨地域民族本土文化企业孵化和扶持，以及西藏创意人才培育的具体管理机制问题；在战略和营销管理视角上看，需要深入剖析西藏民族创意文化产品的客户价值主张、产品定位、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市场推广和传播策略创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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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经验和技艺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及手工艺的表演或制作技艺，个人在作品中形成的经验和观念等。





已有传统文化元素


西藏已有关于历史、人文、宗教、社会等方面的文学、艺术、手工艺作品成果等。





创意性元素植入


西藏人民正不断学习、掌握 和再发展的文化创作手法、技术、及由此日渐形成的能力。





新生文化成果


在传统地域民族文化元素与创意性资源结合过程中，创作新生成的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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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动漫电影《梦回金沙城》，历经五年制作、耗资8000万元，上映票房却不到200万。（参见：严颖.国产动画何日再回“盛年”[N].人民日报,2011-3-22(24)）。








